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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星冉（16岁）
浙江省桐庐中学201班

夏天，当我轻轻地说出这个词的时

候，心里便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快活。夏，

这个字的发音应当是春夏秋冬中最好听

的，干净清爽，一点儿也不拖沓。喜欢这

个词，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个词，联系

着许许多多在夏天发生的故事。

夏天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沉沉浮

浮，忽远忽近，清晰的，但转瞬又模糊了。

我努力把它们拾了起来，发现它们原来

只是我记忆中一张张模糊的相片。我努

力地擦拭它们，可上面似是覆盖了一层

擦不掉的水雾，像是那些故事从未发生

过。静默之中，我凝神思索，回想，渐渐

地，眼前的相片像是变得清晰了……

第一张相片中，我和姐姐正在田里

摘秋葵。姐姐把绿绿的、茸茸的秋葵举

得高高的，我手中的剪刀还未放下，只

顾仰头看着。我们的笑容很纯粹，那是

现在的我所不拥有的。在我的记忆中，

每逢夏天，奶奶的餐桌上必有秋葵。秋

葵脆嫩滑润，和缠绵的酱料一起让味蕾

瞬间活跃。可这样的食感，对现在的我来

说，已非常陌生。

我小时候有大把大把空闲的时间，

天天顶着烈日走上半个小时去田里却乐

此不疲。实际上，奶奶的菜田离家很近，

只不过是两座山之间的距离，只是我和

姐姐总是会在路上走走停停罢了。山腰

处有一条小溪流，水极浅，也极清澈，运

气好的话，会看到小鱼在路旁板栗树投

下的婆娑光影中穿梭。沿途还要经过一

个小小的隧道，那里基本不会有什么车

辆经过。我们站在它的肚子里高声喊着，

回声荡了几荡，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最后

终于到了目的地，而奶奶早已弯下腰开

始干活了。我并不记得当时在田里我们

究竟干了什么事，只记得田里的蚊子很

多，让我们不得不在田埂上频频跺脚。我

还记得田里有一条小沟，表面覆盖着绿

油油的浮萍，水流小小的，如果不是靠近

田边的水流皱皱的，真会让人以为它是

死水。小蝌蚪，好像是有的吧？我记不清

了。我们满田跑，最后累了才会站在田

边，问奶奶这样那样奇怪的问题。问了什

么？奶奶回答了什么？我也都记不清了。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夏天的记忆

竟然都是如此模糊。从前的夏天，和现在

我正在度过的夏天，已经有些许不同的。

是不是因为那时的我，以为这样的夏天

的故事，年年都会如此发生，年年都会有

很多很多，便索性将它忘却了？

我不愿多想，看向第二张相片。它暗

暗的，像是在夏夜的星空下拍的。天空应

该很干净吧，散落的星星在漆黑的夜幕上

格外显眼。我想起来了，那应该是在外婆

家的院子里吧。搬来一条小凳，执一把蒲

扇，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边享受

夏夜独有的凉爽。闭上眼，竹林沙沙作响，

那份庄重的肃穆是我在这个喧嚣的城市

所寻觅不到的。

第三张，是我站在海边的背影。第

四张……我急急地翻阅着这些照片，

心里慌慌的，像是在找寻什么。我差点

把许许多多这样的夏天的故事都忘却

了。我把曾经的夏天，弄丢了。夏天，还

在吗？

其实啊，夏天从来就没有变过。夏天

的故事，一直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只是故

事里面不再有我。变的，是我啊！现在的我

没有机会逃离城市的漩涡，我厌恶夏天难

耐的高温，厌恶它滂沱的大雨，却不知道

难耐的高温下也可以书写独属于夏天的

日志，滂沱的大雨过去，还有许许多多的

美好正在生长。

是曾经那个纯粹的、天真的、无忧无

虑的我不在了，现在这个忙碌的、迷失

的、烦躁不安的我根本不能像从前那样

静下心来，回归自然，享受生活，创造新

的夏天的故事了。

那样的夏天还在吗？在的，它一直都

在等，等过去的那个我。

夏天还在吗

管淑平（25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学生

热情似火的盛夏，蝉鸣声声，不曾

间断，暑热三千里，笼罩着大地，让人

的心头也颇为烦乱。幸好，在盛夏，还

有清甜的瓜果，给我们以温柔的慰藉。

那些美妙的瞬间，宛若一缕缕轻柔的晚

风，吹皱了盛夏的涟漪。

盛夏的风里，飘散着甜甜的西瓜的

味道。圆滚滚的个头，饱满诱人；翡翠

一般的外衣，养心养眼。夏天的西瓜就

这样齐刷刷地占据了路边的小摊，是小

城街角的一抹寻常又迷人的风景。每当

我们冒着暑热回家，路过时总会不自觉

地停住脚步，挑选一两个带回家中，放

进冰箱冷藏一会儿，然后欣然品尝。

其实，小时候的我们最喜欢的味道

也是西瓜。不过，那时没有冰箱，我们

就只好将从田里摘来的西瓜装入一个系

着绳子的水桶里，再放到井水里浸泡大

半个下午。等到星光月色烂漫的时候，一

家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在竹椅上任凭

晚风轻摇着阵阵凉爽。饭后之余，我们便

将西瓜从井水里打捞起来，一路捧回家。

水灵灵的西瓜肉，甜蜜的汁液在舌尖绽

放，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瞬间的滋味所

填满。经过井水浸润的西瓜，冰冰凉凉，

汁水充足，爽口而清透，香甜而悠长。

酸酸甜甜的杨梅，是舌尖上的一缕

清欢滋味。端午前后杨梅陆续成熟，登

上了夏天水果的大舞台。一颗颗红彤彤

的杨梅，如同红色的玛瑙石，紧贴在枝

头，在阳光下闪耀着晶莹剔透的光亮。

它们在风里招摇着、曼舞着，活像一个

个调皮的小精灵。轻轻一咬，酸味先是

如潮水一样地渗入口腔，霎时，甜味也

随之而来，仿佛一股清凉的泉水在身体

里流动。杨梅的甜，是醉人的，小口小

口咀嚼，不久，些许醉意会爬上脸颊，

如同小酌了几杯老酒。

多汁多水的荔枝，勾引着人们的味

蕾。年幼的我并不喜欢这种水果的味

道，只是看到父亲从他工作所在地深圳

赶回家时，总会给母亲带回一串串荔

枝。于是，我也渐渐记住了这种水果。

轻轻剥开外壳，白里透红的果肉便呈现

在人们眼前，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丢进

嘴巴，汁水四溢，甘甜的味道在口中蔓

延开来，仿佛夏季的阳光洒在心底，温

暖而愉悦。那种富有弹性的软糯，让人

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软软糯糯的葡萄，给人们送来了久

违的清爽。似乎，每一颗葡萄都蕴藏着

夏日的阳光和水分，甘甜的味道在唇齿

间舞动。就其色泽而言，葡萄有紫的，

也有青色的，还有红色的。紫的，是一

颗颗深邃迷人的紫珍珠；青的，是翠色

欲滴的青色钻；红的，是有模有样的红孩

儿。它们在藤蔓上慵懒地挂着，阳光照射

在蓊蓊郁郁的藤蔓，照在小巧玲珑的葡萄

上，散发着亮晶晶的光泽，也会让人忍不

住地想要一直享受这份清新的滋味。

风疏疏，杏儿黄，盛夏尝杏正当时。

在北方念大学时，第一次吃到成熟的黄杏

儿。果皮如金黄的阳光，果肉如柔软的绸

缎。酸甜交融在一起，伴随着果肉的细

腻，仿佛夏天的味道在唇齿间流转。由于

以前从未尝过杏子，初次品尝的我，一个

接一个地不停往嘴里送，以至于吃坏了身

体，调理了一个礼拜才好转。不过，一想

起杏子的清香和独特的口感，总会让我不

由自主地嘴角上扬。

清脆的桃子，是夏天不可错过的味

道。不论是五月的蜜桃，还是六月的黄

桃，都能给舌尖以酣畅爽口的享受。我最

喜欢吃那种四五分成熟的桃子，既能品尝

到桃子的清甜，又可以体验牙齿咬合果肉

发出的脆感，如同一片清凉的夏雨打在心

头。那清脆的口感，那甜而不腻的滋味，

会给人们以宁静与舒适，在高温下感受到

一丝清爽和快乐，仿佛整个夏天都被这样

清脆香甜的桃子的味道所包裹。

暑热天的芒果也同样愈发诱人。芒果

的外皮连同果肉都如同黄金般绚烂，散发

着浓郁的芬芳。肉质绵软，滋味悠然，不

过，久尝后，会觉得有些甜腻。这种甜

腻，是扑面而来的，如火如荼，如夏天一

般热情洋溢。

在盛夏，甜瓜也登上了瓜果之盛宴。

甜瓜的个头跟黄瓜差不多大小，又脆又

甜，只不过这种甜味是层层递进的，刚尝

两口还觉得滋味寡淡如同白开水，不过，

慢慢咀嚼，甜味累增，就不免有些 hold
不住了！

在夏天，我也曾流连于脆李的清甜滋

味。在我的家乡重庆，夏天里定能够饱览

一番脆李的风采。在农村，几乎每一户人

家的院坝里都种有一两棵李子树。春日

里，李子树上开出星星点点的白花儿；到

了夏天，李子就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枝头，在

层层树叶掩映下，浅笑低眉，摇摇欲坠。脆

李，以脆而独具特色。未成熟的李子，还有

些苦涩感，而成熟的李子就大不一样，一口

咬住，准会听见嘎嘣脆的声响。慢慢咀嚼，

汁水会在舌尖慢慢地弥散出来，而不是像

西瓜和荔枝一样瞬间汁水炸开。

热情洋溢的盛夏，不仅仅是蝉鸣与暑

热的天下，更是一个瓜果渐渐飘香、我们

的味蕾渐渐丰盈的节令。在盛夏，每一种

瓜果，都有着独特的滋味与口感，这些在

盛夏时节接踵而来的水果，都能给我们的

舌尖带来诸多美妙而满足的瞬间。盛夏

天，风里带着果木的甜，盛夏的瓜果，滋

味悠然；盛夏的人们，精力充沛，热情欣

然！行走在盛夏，我也愿相信，人间至味

有清欢，人间清欢是夏天。

盛夏果木香

潘幸泉（20岁）
河南大学文学院学生

夏日啊，夏日
你狂风不止
拥有最肆意的青春
不接受平凡的宣判
不留恋怯懦的回忆
你狂风不止
煽动了自由啊
踏遍了河山

傍晚，城市突然妖风大作，乌云压

境，而西边居然还不谙世事地安享日光的

晚年，金灿灿得令人嫉妒。几个垃圾桶相

继被掀翻后，周围的街道全部停电，天空

飘下几滴雨点，但很快就结束了。人们把

窗户打开透口凉气，虽不如空调来得猛，

但足够让人平静一些。此时夜幕已经无可

抵御，不少人出门一边等来电一边聊天，

小孩子依然不失激情地成群结队、活蹦乱

跳——对我来说，这种风格的夏夜似乎已

经许久没有见过，一直要追溯到我的小学

时光。

那时也是一次夏夜，也是大风把小区

吹断电，我和几个小伙伴依旧到处翻腾跳

跃，尽情玩乐，甚至比灯光明亮时玩得更

加尽兴。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要归功于语

文老师布置的一篇小作文：描述那场席卷

全市的大风。我兴奋地把前一天和小伙伴

们一起玩耍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

期待老师能给我打个高分，最好再多带

几句评语——但看到老师给出的范文才

知道自己写跑题了，范文详细描写了这

场大风的破坏力、城市景观及人们的状

态，再加上几个当时看来比较新鲜的比

喻和拟人，篇幅没有我的长，但确确实实

是在写“大风”。

我有些不服气：写大风中的人就不是

描述大风了吗？那明明就是我对大风的全

部感受——它吹灭了灯，但吹来了我们的

快乐，所以我写下了我们的快乐。这种疑

惑在中学阶段就彻底烟消云散了，毕竟作

文审题是规定标准答案的。当然后来也逐

渐意识到，很多题目是一辈子也想不完、

一辈子都无法论证清楚的，但并不能因为

困难而不去论证，不管是为了应试还是为

了正常地生活。

我还是不太听话，有时明明知道题目

想让写什么，可我有另外的东西要急于表

达，不吐不快，于是仍会跑题。学生的审

判大多被定在夏日，而夏日之前那过分漫

长的春日里，我总是有所留恋地在作文中

稍作喘息。我不想要标准答案，不想被谁

定夺，不想我的思考被局限在密密麻麻的

条条框框中。这样的泄愤换来的当然是难

看的分数，老师和家长摇着头的样子很焦

躁，但我已经麻木。

高考结束后，我庆幸自己再也不用纠

结于如此巨量的审题和套路，投入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自己掌控的暑假，这是所有考

生期盼已久的自由生活。

很惭愧，那年夏天的记忆到如今已经

相当稀薄了，就像流体飞快地掠过我的意

识，很难捕捉一个定点沉浸到记忆的现

场，若不是网上还留存了些生活碎片的记

录，那段生活将彻底成为我人生的废料。

无非是上网、游戏、追剧、逛街，高考前

渴望的精彩生活化为一滩毫无波澜的死

水，和刷题的同质化生活并无太大区别，

而我竟没有多少气力抵抗这种无聊，只能

随之蔓延到之后的大学生活中——直到大

一夏天的期末我才醒悟，或许我依然摆脱

不了自己厌恶已久的“标准答案”。

我需要一个标准答案，告诉我该如何

整理现在的生活，达成未来的目标，变得

充实和快乐，而不是虚无而焦虑地度过成

年的第一年。在减少规则和秩序的日子

里，我们好像被时间丢弃了，不知道成日

在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最终想实现什么，

稀里糊涂地丢掉了太多记忆。

然而在期末考试中，我隐约察觉到一

种奇妙的事实：现代文学也好，古代文学

也罢，似乎已经不再拘泥于所谓标准答

案了。可以大力推崇潘安辞藻华艳，可

以批判陶渊明不谙世事，只要有理有

据，就可以成为一份起码被老师认可的

答案——这是我在中学时代梦寐以求的

考试规则。我的思想渴望自由，需要广

阔的想象力和包容的试错空间，却只能

在那青涩幼稚而大胆的年纪把这份幻想

封存起来才能得到认同。

如今，面对近在咫尺、可也绝称不

上太过开放的自由，我却发现自己并没

有能力认识和驾驭它。我明白这份自由

的背后，隐藏着更加隐秘而重要的规

则：什么样的答案真正适合这个世界

呢？这是属于每个人的判断，而我有没

有这样的能力去判断呢？要怎样认证我

的判断是正确的呢？我的判断能代表些

什么呢？

学生的宣判大多定在夏日。或许来年

的我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也可能需要无

数夏日才能拼凑一句完整的箴言，更可

能需要无数人的无数夏日组成和验证那

个迷人的答案。我希望它可以横贯千家

万户的种种夏夜，可以穿梭过去与未来

的一切岁月，可以代替我们自由，可以

教会人们自由，可以让人们继续探索希

望的天长地久。

电还是没有来，而门铃响了。我开

门，外卖小哥把我点的饭递给我。我见他

上身裹着尺码不合适的白背心，外套系在

腰间，长裤卷起到大腿，汗津津得像马上

要蒸发掉。我有些发愣，他却干脆利落地

飞快转身下楼。

“我给你拿瓶水……”

他被吓了一跳，迟疑两秒后摆摆手，

什么话也没说，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我还是决定找一瓶水给他，但下楼时

发现他已不见踪影。或许他在夏日里也有

自己的难题，每个群体都有每个群体的困

惑。狂风是绝情的，而人不是，我们不

是，答案不是。希望我们永远是青春的，

是保持思考的，是不拘泥于答案、而要英

勇地创造答案的。

夏 风

汤 慧（24岁）

这把草扇子有些年头了，从当初的淡

绿变成现在的泛黄里夹杂着一点棕色，岁

月流逝多少给它留下了些痕迹。

如今它的蒲草香味需要使劲嗅，才能

够隐约感受到。还是曾经的味道，只不过淡

淡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味道无法避免地

在消散，正如记忆会褪色一般。

夏天摇起蒲扇的时候，好像才是能够

放下烦恼忧愁的时候。周围厚重而沉闷的

空气绕着扇子，流动的似乎更畅快了些。比

起现代化的电器，回归本真的手摇蒲扇，不

仅让我感到完全可控的踏实，还不时地带

我回溯到那些享受简单纯粹快乐的日子。

“原来这把扇子在你这儿”，年长我几

岁的姐姐前些日子来到我家，突然来了这

么一句。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是这把蒲草扇

子。她开始和我讲着这把扇子当初与她的

交集，我才了解，在我们一起成长的老家，

姥爷亲自编的这蒲草扇，在我来到这个世

界前已经同她生活了好些年。直到姐姐去

城里念书的时候，夏天姥爷进城住的那段

时间也带着它，他还是会坐在自己的外孙

女身边，像当初照顾我们一样，默默地摇着

扇子，使得空气打旋，减去几分闷热。姥爷

摇扇子的动作好像逐渐和他的形象完全融

合在了一起，那是我们不需说明的默契。

每年夏天，无论姥爷在哪儿，扇子都不

离手。

那年，母亲把姥爷接来家里，避避老家

的热浪。格外炎热的日子里，我已经向母亲

哭闹好多回高温带给我的不适。虽然他们

变着法拿着各种绸扇或者塑料扇特地来哄

我入眠，可我怎么都无法平静下来。姥爷听

说我在耍性子，搬来一把竹椅，坐在床边，

一下一下地，极为有力地为我开始扇风。两

米不到的距离，恰好能闻到扇子自带的清

香，突然一切就安静了下来。蒲草扇子在姥

爷的手里好像有魔法一般，我感受到了空

气的流动，没有了任何其他声音干扰。

酷热还未消退，姥爷担心伏天里他悉

心照料的作物缺少水分就急着回去了。

蒲草扇子没带走，母亲知道姥爷离不

开这家伙什儿，特地打电话说过段时间回

去的时候捎上。姥爷只是说不碍事，如果需

要他会再编一把。

可夏天还没结束，一个平常到尘埃里

的、闷热无风的日子，那只常握着蒲扇的

手，再也不会动了，猝不及防的失去感让我

止不住地情绪低落。

那年热浪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

来的日子依然无风，依然闷热。

那年夏天，我常常哭累到直接进入

梦乡。

迷糊入梦的时刻，隐约看到草扇子在

昏暗灯光下映在地面一团圆乎乎的影子，

有频率地晃动着，似乎还能嗅到一丝丝植

物清香。

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姥爷摇着蒲扇，

用他的爱认真地陪我长大。

这些年随着扇动次数的增多，蒲草扇

子也变得软和了一些，失去了几分草梗的

韧劲，却多了些柔和。扇子的握柄是一根细

长的竹片，虽然没有当时的青翠，却多了些

光滑的触感。握着这微黄的竹片手柄，我还

会想起姥爷对我的耐心与关爱。而它现在

正静静地躺在我的手边，我默默地看着它，

蒲草梗几处难以忽视的破损，让我不住地

感慨时间的流逝。

岁月留给草扇子的是无法磨灭的、斑

驳的痕迹，留给我的是无数个回不去的夏

天——记忆里的凉风往往带着无限的治

愈感。何其有幸，蒲草扇子摇出的一个个

美梦里永远都有最凉快的夏天的风，带着

蒲草香。

风里带着蒲草香（散文）

朱志欣（25岁）
重庆三峡学院硕士生

夏日的阳光洒满了小镇，空气中弥漫

着青草的味道。在这个宁静而宜人的小地

方，住着一个叫家旺的少年，他总喜欢去山

里野，奔跑在山坡上，这儿看看、那儿碰碰。

蝉在树上惬意地鸣叫，家旺和浩明正

坐在这树荫下，喝着冰凉的果汁。浩明看着

家旺问道：“今天又去山上？听说何奶奶家

的小黄又下崽了。”

家旺摇晃着脑袋：“我听黑娃儿说小镇

东边的山那边有一片森林，他还给了我一

张地图，说是埋着宝藏呢！我正打算去那里

寻宝，你要不要一起来？”

浩明犹豫了一下，他知道家旺的“冒险”

总是充满惊险，指不定耽误了时间回家就要

被爸妈打屁股。但看着家旺眼中的期待，他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吧，我陪你一起去。”

于是，家旺和浩明一人提着一个水壶，

口袋里揣着零食，向着镇外走去。

一出了小镇，两人就像脱了缰的野马，

家旺兴奋地指着那“大山”说：“咱们比比谁

先到山顶！”不一会儿，二人一溜烟就跑上

了并不算高的山坡。“嘿，还真有森林。”浩

明喘着粗气。

家旺看着地图，煞有介事地指着左边

方向说：“我看看，根据地图，应该沿着这条

小路走，就能找到那宝藏了。”

他们踏上小路，穿过田野，跨过溪流，

终于来到了森林边。森林里古木参天，郁郁

葱葱，小动物欢快地穿梭其中。家旺和浩明

沿着小路一直向前，时不时地停下来欣赏

周围的美景。

“哇！看那只彩色的蝴蝶，好漂亮！”浩

明惊喜地喊道。

“是啊！还有那只灵巧的松鼠！”家旺兴

奋地指着树梢上的小动物。

他们不停地追逐着蝴蝶，捉迷藏地躲

避松鼠，仿佛成了勇敢的探险家。

终于，家旺和浩明走到了森林的深处，

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汪小小的潭水，潭水

上是一挂小小的瀑布，在炎炎夏日里散发

出清凉的气息。

浩明挠挠脑袋：“宝藏是在这儿吗，会

不会是在水底？”“我猜是在瀑布后面！就像

孙悟空的水帘洞！”家旺兴奋得直跳。俩人

三下五除二脱了个精光，跳进了潭里，潭水

不深，但足够两个孩子展开手脚。他们一边

戏水，一边游向传说中的“宝藏”。很可惜，

瀑布背后并没有水帘洞，只有一块大大的

石头，当中矗立着一朵白色的小花，好像是

从石头中长出来的。不过这没能让两人难

过，玩水的快乐让他们忘记了宝藏。

夕阳西斜，家旺和浩明心满意足地离

开了森林，急匆匆往家跑。回到家中，家旺

的奶奶正在准备丰盛的晚餐。家旺侧耳听

了听，隔壁没有传出浩明被打的哀号。“家

旺，别愣着了，快去洗手，准备吃饭啦！”穿

着围裙的奶奶端着一盘香喷喷的鱼香肉丝

从厨房出来。家旺点点头，兴冲冲地去厨房

洗手、端饭。“奶奶，我跟你说……”即使是

香喷喷的鱼香肉丝也堵不住家旺的嘴。

也许多年后家旺会记不起这个夏日的

午后，也许他会说：“那时候可真是傻……”

可当午夜梦回，阳光从云间洒下，这道光是

否会跨过山丘、穿过森林、越过小潭，再度

照亮石头缝里的小白花呢？

夏日寻宝（小说）

姜士冬（24岁）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小南小学教师

姐姐
一只蚂蚁睡着了
在夏日的柔柔阳光里
蝴蝶落在茶树的枝头
茶香还没被风吹过来

姐姐
院里的狗在狂吠
一定有陌生的声响
柳枝摇动
姐姐的影子那么细又那么长

姐姐
天上的云多洁白
我在夜晚的梦里听到雨落
从房檐流至你的脚下

姐姐
那只蚂蚁睡醒了
它从村头走到村尾
用掉了一生的时光

姐姐
你也要用一生
才能找到家的方向吗

一只蚂蚁在迁徙（诗歌）

编者的话

关于夏天，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忆，漫长的假
期，好吃的水果，难耐的高温，滂沱的大雨……所有的
一切，或许都会沉淀在记忆深处，凝结成一个个或纯
粹、或天真、或伤感的动人故事。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
“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
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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